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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周建华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摘 要: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

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
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

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

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

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

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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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学潮流,伤痕文学已经远去,其影响却并

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经过时间的沉淀,它的

一些过去未能被人及时察觉的新质慢慢又吸引了研

究者们。有的学者在谈到卢新华的《伤痕》时曾说: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回头来看,一篇艺术上比

较稚嫩,思想上也欠深刻的小说,为什么能够产生如

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

题。”[1]“这篇小说的本质就是个人话语对畸形的集

体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2]。学者们对伤痕文学

一些典型文本的重新关注显然已非其兴起时的热点

话题,而是时间沉淀后的新体认,有着更为宏阔的文

学史视野。“眼下‘伤痕文学’这股浪潮虽然已经相

当遥远,但是今后任何一位文学史家也无法否认,这
正是新时期文学的真正起点和整个新生的文学观念

的最初萌动”[3]。学者们对伤痕文学的重新关注提

醒我们,隐藏于伤痕文学血泪控诉、政治诉求背后

的,除了题材和审美观念等的延续性外,其所蕴含的

一些新的质素应是我们予以关注的重点。而正是在

叙事伦理这个最为关键的“文学节点”上,伤痕文学

逸出了原有的轨道,催生出新的“文学品质”,推动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深刻变革。
《伤痕》是这个节点上的一个典型文本,通过对它的

叙事伦理分析,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揭开伤痕文学叙

事伦理的整体性变革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一、《伤痕》:伦理的秘密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

小说《伤痕》,随即引起巨大轰动。它“和之前《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的发表,如同

平地炸响的两声春雷,引发了思想界、文学界,乃至

全国民众对十年‘文革’的集体反思。……《伤痕》发
表后,报社和卢新华个人收到了总共近3000封读

者来信”[4]。一篇普普通通的小说为何具有这么大

的魔力,是像它的读者们所说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引

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还是像有些学者所言在于它

的政治性影响,抑或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这些都有

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十分准确。《伤痕》发表前后,类
似的作品并不少,但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的就这么

几篇,《伤痕》即位列其中。《伤痕》讲述的故事具有

普遍性,它对故事的建构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伤
痕》讲述的是当时看似普通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文
革”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王晓华为了追求进步与“叛
徒”母亲决裂,一个人偷偷下乡到临近渤海湾的一个

村庄,9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拒绝母亲的任何来信。
打倒四人帮后,母亲告诉王晓华自己平反的消息而

王晓华不敢相信,母亲病逝时王晓华未能见上母亲

最后一面,造成终生遗憾。故事采用伤痕小说常见

的叙事模式,即灾难之前—灾难降临—意外转机—
脱离灾难。但正如许子东所说:“每个叙述者都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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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伤逝、甚至死者的名义担保他们的故事的真实,
但读者却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历
史。”[5]6作为一篇引领时代风骚的作品,在看似大同

小异的悲剧控诉中,读者分明可以在《伤痕》中读出

其与众不同的故事意涵,而解开这个故事意涵的密

钥就在小说中几对伦理关系的处理上。《伤痕》大致

勾勒了这么几对伦理关系:王晓华与母亲、王晓华与

男友苏小林,这是两对显性的人伦关系;实际上还有

三对隐性的人事关系,即王晓华与组织、母亲与组

织、苏小林与组织。这两组五对错综复杂的关系编

织起了《伤痕》复杂的伦理架构,完成了它由“十七

年”和“文革”小说之伦理叙事向新时期小说叙事伦

理的转向。
《伤痕》继承了“十七年”及“文革”时期英雄传奇

将革命伦理与世俗生活伦理交织,并在两者的纠缠

与冲突中彰显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策略,将家庭亲

情伦理置于革命斗争伦理的故事架构下,但又在两

者冲突的裂隙中寻找到了突破的节点。在《伤痕》的
故事表层,年仅16岁的王晓华背着母亲远赴东北,
忍受9年多的身心煎熬,最终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未

能见到,造成终生遗憾,这是一个“犯错”的孩子遭受

惩罚的故事。整个受罚过程中,作者设置了几个小

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入团遇挫。经过近4年的拉锯

战,总算入了团,但她此时的心理状态已经从一颗火

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第二个小环节是:
因为王晓华的身份问题,男友苏小林调县委宣传部

工作的事黄了,她只好“关上爱情的心窗”忍痛疏远

苏小林。因为接连受挫,王晓华对自己的出身更加

厌恶,内心更为敏感,心扉关得更紧了,对母亲也更

为疏离。疏离的结果是,母女之间既没有生离也未

能死别,王晓华旧恨未去又添新痛。这个疼痛是王

晓华和母亲之间人伦之痛,是一个女儿为革命忤逆

母亲导致的无可挽回的亲情难圆之痛。在革命伦理

与家庭亲情伦理的二难选择中,卢新华通过王晓华

人生选择故事的叙述,已经告诉了读者他的选择。
但卢新华并不满足于这个,他说:“但经历过那个时

代的人,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多少少

都刻下过伤痕。”他希望能够“从思想路线、理论体系

上厘清‘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使人得到全面发

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4]。《伤痕》要揭示的

不是伤痛本身,而是探寻究竟是什么东西给王晓华

留下心灵的伤痛。这个任务落在故事发展的第二条

线索,即王晓华与母亲关系产生裂痕的思想逻辑上。
过去的革命伦理问题表现在王晓华与母亲的关

系上,是王晓华选择哪一个“母亲”的问题,即组织母

亲与生身母亲的伦理问题。《伤痕》设置了追求进步

的青年王晓华是响应党的号召与“叛徒”母亲决裂,
还是继续与“叛徒”母亲为伍这一尖锐矛盾。像大多

数青年一样,王晓华选择了前者。选择之前,王晓华

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母亲被定为“叛徒”身份后,
王晓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失去了最要好

的同学和朋友,接着是被迫住进了黑暗的小屋,再接

下来是她红卫兵身份被撤销。在鲜明的阶级洗礼与

舆论导向中,党“妈妈”战胜了生身母亲,王晓华与母

亲决裂下乡渤海湾农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与母

亲的决裂并不能洗脱她身上的“黑”颜色,不断的遇

挫反而加剧了她的耻辱感、绝望感。这又进一步扩

大了王晓华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裂隙,以致错失与母

亲相见的最后机会。故事叙述至此,似乎沿着“决
绝—怀疑—痛苦”的思想与情感线索平淡无奇地推

进。但是,王晓华真正的痛苦还有一个令她无法释

怀的原因,那就是9年多来她对母亲的决绝原来是

一场“误会”。令她产生误会的是另一个“母亲”,而
这个“母亲”是不会有错的。在两个“母亲”的拉锯战

中,王晓华的选择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巨大张力。小

说结尾,王晓华拉着小苏“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

步走去”,故事却没有完。
《伤痕》一扫过去革命英雄传奇文学中常见的圆

满结局,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王晓华离开

江边时,“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
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

和我心上的伤疤谁戳下的’”。王晓华没有放下心中

的伤痛,清晰地看见母亲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

的一条条的伤疤,她无法忘记病危的母亲期盼与女

儿相见的迫切而痛苦的心,还有那无法褪去的“颜
色”给自己带来的深重精神创伤。相比同时期的《班
主任》等其他伤痕小说,卢新华《伤痕》最大的特征不

是以描绘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取胜,而是在那个年代

里王晓华遭遇的普遍又略带个人特色的故事里,勾
画出了她的悲剧心理,在组织与亲情之间如何选择

的重大伦理课题面前,营构了自己的道德意识与伦

理诉求。钱理群曾经感慨,“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
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
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

世界”[6]172。在这个意义上,《伤痕》的出现标志着一

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出现。
所谓“叙事伦理”,是指“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

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

关怀”[7]。它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记忆,“通过叙

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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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

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

运”[8]4。王晓华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鲜明个人特质的“例外情形”。卢新华在《伤
痕》的创作谈中承认,“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

‘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少都刻下过伤痕。
而现实中,我确实也看到或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

华们’身上的故事”[4]。《伤痕》的惊心动魄之处不在

于构建了王晓华遭受的双重精神打击,而是即使在

对母亲做出绝情的选择时,王晓华也难掩内心的痛

苦。她压抑住对母亲的思念,然而想起自己的一切

就“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与苏小林的爱情冲

淡了王晓华心头的伤痛却难掩脸上时常出现的忧

郁,当她发现母亲以改换地址的方式给自己寄信时,
几度想拒绝,但还是“止不住读了下去”,不敢相信母

亲的话是真的,梦中却不断浮现母亲的身影。这是

过去英雄传奇中少见和屡遭批判的个人主义情感。
《伤痕》突破了“十七年”文学关于民族国家的革命叙

事拘囿,将个体、家庭及日常引入叙事框架并作为支

配性的隐性线索主导故事发展走向。王晓华最终遵

从自己的生命感受,血缘伦理超越组织伦理,在“文
革”甫一结束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伤痕》的叙事令人

耳目一新。
二、“伤痕”与叙事伦理的突围

如果说王晓华人生选择的血缘回归以及最后并

不那么十分令人放心的表态预示着某种突破的话,
那么《伤痕》之后,《我该怎么办》《重逢》《枫》《我是

谁》《将军吟》和《飞天》等一个接一个伤痕故事的联

袂推出则直接推动了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突围。叙

事伦理学非常注重讲故事,而且是“讲述个人经历的

生命故事”,它通过叙事“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
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

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8]3。伤痕文学讲述个

人的生活经历,也是个人在那个时代里的痛苦生活

记忆。它编织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不是个人可以依照

自身意志和价值意愿自由支配的世界,而是记忆犹

新、令人感慨嘘唏的梦魇过去。但是,伤痕叙事依然

给人们带来了亮光,它让人重新认识了世界并逐渐

找回了自己的生命感觉。
漫漫长夜之后,伤痕文学率先以真情来感动读

者,在真实的人物受害故事中来纾解、抚慰那些曾经

受伤的心灵,给他们以温暖。“文革”给予社会最大

的伤害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社会心理,是人与

人之间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如何填平这个鸿沟,
使温暖重归人间,抚慰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是当时

最为急迫的一项工作。伤痕文学自觉担起了这个重

任,它自觉地将人物受难故事作为自己书写的重心,
除了《伤痕》那样以展现主人公严重心灵创伤为主的

作品,不少小说还描绘了主人公的血和泪的遭遇,如
在《我该怎么办》中薛子君的家破人亡、在《飞天》中
飞天的屈辱和与海离子的阴阳两隔、在《许茂和他的

女儿们》中许茂女儿们的苦难与屈辱等。在那些作

品中,主人公们的血泪很容易让有着类似经历的读

者联想到自己身历或亲见的悲剧人生,激起他们对

造成那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的愤怒。但与此同时,那
似曾相识的影子所引发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

怜无疑为他们长期的积郁打开了缺口。在叙事视角

上,伤痕叙事多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展开,叙述者

和见证人总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处理故事,不少

段落几乎就是叙述者的心理感受和内心独白,如“她
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

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

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
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王晓华在返回上海探望母亲途中的这一段神态描

写,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叙述者所感受的痛苦与忧

伤。伤痕小说叙述的是一些“落魄”英雄,或单纯“英
雄”的故事,他们内心有波澜、情感有忧郁,也更加注

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在多视角多维度中传达叙述者

复杂或者隐秘的内心情感。
在形式各异又似曾相识的各种人生困境中不再

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是伤痕小说叙事伦

理的另一个突围。“十七年”文艺思想的指针是为工

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是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在观察

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南。
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

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

的伟大力量”[9]。梁生宝、刘雨生、李双双等一批坚

定地走合作化道路,一心为公的新型社会主义英雄

脱颖而出,奠定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主义

英雄的基本范型与道德原则。伤痕文学未能从根本

上摆脱“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政治惯性,但已经孕育

着新的质素:个体取代集体逐渐成为主要的价值取

向。首先,政治不再完全正确,而且错误政治给社

会、家庭及个体造成灾难;其次,在个体生命历程中,
伤痕文学不再将个体命运安排置于政治正确性之

下,主人公命运在看似圆满的结局中总是存在着缺

憾甚或隐患。
伤痕小说与“十七年”小说和“文革”时期小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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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即文学的真实性,但是,真实性

的内涵却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它不再是

从政治正确出发,“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

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

命运”,而是“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透过生活现

象去揭示生活的本质,使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政治的真实统一起来”[10]。谁揭示了生活的本质,
谁就获得真实的发言权。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

小说中路线、阶级斗争的真实在伤痕小说中轻而易

举地进行了转换甚至被消解了,主人公不再是生活

中高不可攀的英雄,而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乃至实

践者,他们的善良与努力不仅没有为自己挣得正常

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反而加剧了自身的悲剧命

运。控诉取代赞颂,过去英雄的赞歌如今成为凡俗

人等的生活悲歌,伤痕文学实现了叙事伦理的第三

个突围。
“文革”结束之后,作家们如何叙说他们的“文

革”经验,整理他们的“文革”记忆,这不只是涉及态

度问题、视角问题,也涉及叙述的方式问题。在各种

形式的“文革”叙述中,小说依然是非常重要而且反

响较大的一种。在类似的遭遇和文学经验中,作家

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似的叙事模式,许子东将它

概括为“初始情景—情景急转—意外发现—结局”的
“文革”叙事模式。在这个模式的诸种类型中,又以

“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5]168

与伤痕文学相契。伤痕小说中的灾难故事源于体制

却并不反思体制缺陷,写出了人生悲剧却很少做人

性的思考,而是将精力集中于关注人物的悲剧命运

及悲剧命运制造者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从它们

所能提供的思想的高度层面来说,伤痕小说确实不

具备深远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叙事的层面上来说,尽
管叙事对象仅仅着墨于受难者的悲剧人生、“四人

帮”及其爪牙的丑恶行为上,但它却开了当代文学政

治控诉的先河,为后来对错误政治的校正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三、“伤痕”与叙事伦理的转型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链条中,伤痕文学究竟有着

怎样的文学史意义? 通常意义上,伤痕文学指的是

“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

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11]540。相比“十七年”文学,
伤痕文学在题材、主题等传统领域里肩负着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价值立场选择、叙事技巧运用

等方面有新异的表现,成为开启当代个体生存伦理

叙事取代家国生存伦理叙事的先声。在故事伦理层

面上,伤痕小说实现了叙事话语、思想承载及伦理价

值三个方向的转型。“伤痕”文学之前,小说叙事话

语创作总体上是一种革命话语。从伤痕文学始,人
道主义话语重新进入作家视野,小说从专注于英雄

形象的塑造转移到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为他们遭受

极“左”政治的捉弄而痛苦。“小流氓”宋宝琦、四姑

娘许秀云、知青娟娟等都是小人物,他们有别于梁生

宝这样的英雄,他们命运的多舛或生命的毁灭给人

以心灵的震撼,让读者意识到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可

贵。《过把瘾就死》《顽主》《我的帝王生涯》《现实一

种》及《废都》等一改过去习惯,表达对“历史”的终

结,自觉疏离“宏大”题材,躲避崇高。它们超越了伤

痕小说个体生活叙述的情绪化流弊,蕴含着更多的

生存意义上的思考,推动了叙事伦理的深层次发展。
伦理价值方面,故事伦理的家国导向被对个体

生存与生活的关注所取代。在这个向度上,《伤痕》
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王晓华在火车上的痛苦回

忆、想跟妈妈道歉而不能的心理描写带给读者的震

撼力,远远超越了故事末尾王晓华那个“朝着灯火通

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的身影。显然,在王晓华难以

压抑的“积愤”与南京路的“灯火通明”之间,文本留

下了一个巨大的裂隙。这个裂隙为先锋小说率先抓

住,它以“一种充满创造欲望的前卫艺术姿态……表

现着对既成社会规范和艺术传统的叛逆或超越企

图”[12]221。马原以“马原的叙事圈套”玩着“文字游

戏”,赵毅衡却在他的作品中分明感觉到“鬼气森然”
的“文革”影子。余华和苏童等则以《十八岁出门远

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及《我的地王生涯》等“发
言玄远”的小说表达他们对荒诞世界的拒斥与批判。
在“回到文学自身”“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
等观念影响下,先锋文学开启了反主体、反权威、反
历史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个体化指向。20世

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等因素的影响

下,“文学作品和文学写作的商品性质已是人所共见

的事实”[13]387,作家们基本不再将写作视为一种精

神承担,不喜欢再做读者的精神导师,而是习惯于在

爱河欲海中展现人物的爱与恨、欲望与禁忌、欢乐与

痛苦。
故事叙述层面,伤痕小说也在酝酿着艺术观念

和方法的变革。《伤痕》给予了我们这方面充分的信

息。它叙述的是女知青王晓华疏离母亲、回归母亲、
伤别母亲的悲情故事,在众多的伤痕故事中它并不

十分特别,但它的叙事却具有代表性。为了加强故

事的悲剧性,作者运用了一些小技巧。首先,它采用

了倒叙的方法。小说开篇,通过在朦胧、温馨的春天

里王晓华在闪闪泪光中对往事的痛苦回忆制造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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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异常氛围,定下小说整体的情感基调。其次,加
大了描写的力度,通过场景描写强化情感的逼真性

和导向性。例如小说第6段对小女孩的梦境描写,
“妈妈”的呓语刺激了王晓华别母伤母的内心剧痛。
再次,叙述者的主观介入性叙事。小说采用第三人

称叙述视角,这原本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叙述视角,但
叙述者深入到王晓华的内心世界,想王晓华所想、痛
王晓华所痛,与场景描写一起营造了文本浓郁的感

伤氛围。
从王晓华时代性的生活遭遇到庄之蝶(《废都》)

个体私生活的混乱,从通过王晓华个人遭遇反映一

个时代的灾难到凝视庄之蝶等知识分子个体生存状

态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关注个体生存的叙事伦理

越来越强大,既有的家国叙事伦理似乎越来越边缘

化,仅仅在那些新红色经典叙事中是一种醒目的存

在。但是,无论是前进还是退却,这两种叙事伦理却

始终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也许正是长期以来家国

叙事伦理的支配性存在,才促成了伤痕小说个体生

存叙事伦理的意外突围。然而,事情的发展又往往

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当个体生存叙事伦理以先进者

的姿态否定和排斥家国叙事伦理的时候,它自己本

身可能已经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正如意

大利美学家艾柯所说:“对意义的探索过程亦即发现

二项对立的过程,事实上在哪儿发现二项对立就在

哪儿掉入了意识形态之中。”[2]矫枉过正必然引起反

弹,况且家国叙事伦理从来就没有从小说叙事中退

却。从《狼图腾》到《天高地厚》、从《蛙》到《炸裂志》,
当我们静下心来打量新世纪小说时,已经很难简单

地对它们做出区分,哪部是表现个体生存叙事伦理

的,哪部主要是家国伦理叙事的。抛开政治话语拘

囿和意识形态化解读,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部

小说的叙事魅力,这也许是伤痕文学对20世纪80
年代以来小说所做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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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oundedandtheTransformationofNovelNarrativeEthicssincethe1980s
ZHOUJianhua

(CollegeofLiberalArts,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341000,China)

Abstract:Asaliterarytrend,theWoundedLiteratureislonggone,butitsinfluenceisfarfromgone.TheWoundedisoneof
theiconicworksoftheScarLiterature,anditsinfluenceisprofound.TheimpactofTheWoundedliesnotinits"wounded"de-
scription,butinthenarrativeethicsitpioneered.TheWoundednarratesthedifficultchoicebetweenWangXiaohua'sorganiza-
tionandhismotherandtheseriousmentalbruiseitbrings.ThismentalbruisehighlightsthroughthenarrationofWangXiao-
hua'spersonallifeandrewritesthehistoryofthelackofsubjectinthegrandnarrativeofthepastthreedecades.TheWounded
leadsthetrendofpersonallifenarrationinwoundedliterature.TheWoundedLiteraturenolongerprovidescommoncollectiv-
ismmoralprinciples,suchascommonpeoplelifeelegypraisetoreplacethepastheroesbecomesthenorm.Itopensanewtype
ofnarrativeethicssuchastheindividualsurvivalethicstoreplacethecountry'slifeethics,tragedyinsteadofcomedysincethe
1980s,pavingthewayforVanguardnarrativeanddeconstructsnarrative.
Keywords:TheWounded;TheWoundedLiterature;the1980s;narrative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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